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值年园地

我的裁缝生活

○杜玉惠（1981 级电机）

上大学期间，我参加了电机系的学生

会生活组，组长是 1979 级的陆恭超。虽

然很多记忆已经丢失了，但我依然记得生

活组一直在努力改善同学们的生活条件，

比如添置了一台人人都觉得陌生的洗衣

机，洗衣服的时候需要大家一起抬到水房，

远远地接上电源。而购买一台缝纫机，为

大家缝补衣服的主意也不知道是不是我提

出的，具体谁去买的已经不记得了，但能

踩缝纫机为同学缝补衣服的任务就落到了

我的身上。

现在人们需要缝补的工作，一般是裤

子截短之类的，修补破了的衣服似乎已经

没有人需要了。而我们上大学的时候，生

活水平还很低，还是需要粮票布票的年代，

衣服破了是需要补的，背的书包都是绿色

的帆布书包，磨破了也是需要补的。在没

有缝纫机和妈妈帮助的情况下，同学们只

能自己动手缝补了。因此系里有了缝纫机，

有人帮忙缝补真的是一件好事情。有不少

同学拿着磨破的衣服和书包来修补，我每

个星期在规定的时间去西区 1 号楼的学生

会房间，打开缝纫机，登记、接收、缝补、

发还，全部工作只有我一个人干。我有一

个非常有优势的地方就是我妈妈是服装厂

的，给了我各种颜色的缝纫机线（都是量

很少的剩线线轴，也够用了），以及各种

颜色的碎布。于是我尽我所能，让缝补的

地方尽量不很明显，如果明显的话也尽量

好看些。我记得最好的办法是尽可能地保

留破漏地方的原始布料，在内层垫一块同

色的布，再用同色的丝线转圈跑，外面看

起来与妈妈补的水平尽量相当。磨破的书

包角和磨破的裤子膝盖也经常采用这个办

法。如果是意外扯破了一个大口子，我就

会用同色的丝线手工缝补，密针细线地缝，

尽量让这个口子不那么明显。有个同学还

记得我为他修补衬衫袖子，经过两次修补

后实在太破了，最后改成了一个短袖衫，

也是很不错的结果。可以说这算是比较高

大上的工作了。那个时候补了多少衣服和

书包，干了多长时间也都不记得了。

说起我为什么能够做这项工作，还要

从小说起。我一直是个瘦高条，一般买的

衣服都是很肥大，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就

学会了踩缝纫机，由于人很瘦小，踩起来

整个身体都要跟着摇晃，大人在旁边看了

都大笑。我努力学习踩缝纫机的目的就是

杜玉惠在为同学缝补衣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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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华的色彩

○胡　钰（1991 级电子）

2016 年的第一天上午，我走进了位

于大礼堂草坪东侧的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办

公室。之所以来，因为下学期要讲两门课

“新闻学原理”和“马克思主义新闻观”，

需要备课。

坐下来，打开电脑，突然有了一种错

觉，似乎回到 1998 年的夏季。当时我刚

刚留校工作，在人文社科学院，徐葆耕老

师和孙殷望老师找我谈话，也给我安排了

两门课：“新闻理论”和“舆论学”。于

是乎，整个暑期就在备课中度过，当时我

把每节课的讲稿都写了出来，每次要 2 万

字左右。今年寒假又要开始备课了，毕竟

已经许久没有系统讲授一门课了，毕竟现

在学生的信息量与活跃度远胜于近 20 年

前他们的学长了。

在备课时，仔细读了范敬宜院长和李

彬老师 10 年前首次开设“马克思主义新

闻观”后学生们写的数十份学习体会，从

中，可以读到他们对这门课的体会，也可

想改掉那些肥大的衣服裤子能适合我的体

形。到小学毕业的时候，我已经可以把自

己的裤子和衣服简单改瘦些，而且学会了

绣花，因此针线功夫还可以。

我一直对服装设计制作有很浓厚的兴

趣，即使上了清华，设计制作服装一直是

我的一个业余爱好，上大学和研究生的时

候，我从没停止过自学裁剪和制作服装。

从最简单的裙子开始，到裤子、上衣、外

套、风衣，我都实践过，做出来的衣服别

具一格。我还收集了很多国外的过期的服

装杂志，认真学习裁剪。上研究生的时候

参加研究生会女生部，特意请过来一个专

业裁缝师，组织了一次裁缝学习班，报名

的女研究生们还不少。 做所有这些的驱

动力源于我对服装审美总是与流行不同，

一直感觉如果我来设计，应该怎样怎样，

因此我一直想做一个真正的服装设计师。

可惜这辈子也无法实现了，只能成为我的

一个 Dream。随着工作越来越忙，反而更

没时间投入其中，缝纫机在家里睡大觉已

经好多年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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